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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年园地

今年校庆，我们从祖国各地汇聚清华

园，共同庆祝母校 104 岁生日和我们大学

毕业 50 周年，心情是无比的激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还记得 56 年前，

我们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献身祖国原子能

事业的雄心，从祖国四面八方走到一起。

在 6 年的大学学习中，我们度过了一个个

难忘的春夏秋冬。同学们相互支持，亲如

兄弟，结下了深厚、纯洁、永远难忘的友

谊。老师对我们进行了精心培养，付出了

辛勤的汗水，不仅教给我们知识，还使我

们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是我们人生的

导师。

50 年前的今天，我们作为核化工专

业的早期毕业生，除留校任教或从事技术

研究的高鸿锦等同学外，大部分人都背起

行囊，奔向科研生产第一线，其中孙燕德、

吴家康、王敬荣、杨进麟、吴友能、李自

新、王自强七位同学去核工业部（二机部）

404 厂从事核燃料后处理工作，直接为核

武器提供钚材料。王庚曦、王厚恒、果泽洪、

王开文四位同学进入核工业部第二研究院

从事核化工设备设计研究工作。高家禄、

郑玉辉、杨树斌同学进入我国核技术研发

的摇篮——中国原子能技术研究院（401

所），从事核技术的研发工作。叶向荣同

学进入二机部情报研究所工作。王晞雯同

学进入解放军 21 基地（核试验基地），

从事武器诊断核爆效应测试工作。我和吴

良宸二人有幸分配到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

计院，又称核武器研究院，直接从事核武

器研究与生产工作。另外还有谢新余等同

学进入其他相关行业，为国效力。

尽管我们毕业后工作岗位不同，工作

性质不同，大多数人在平凡的岗位上，默

默无闻，勤恳工作，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

大事业，也没有人身居高位，但我们在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了，尽力了，没有辜

负学校的培养和希望。当我们今天再相聚，

勾起我的许多回忆。

1958 年国家发出向科学技术进军的

号召，年轻的我懵懵懂懂，受中学老师的

启蒙和鼓励，萌发了将来从事原子能事业

的冲动。高中毕业时我不知天高地厚，主

动提出报考清华北大的核物理、核化工专

业，幸好被清华录取了，真是如愿以偿。

入学后不久，我们有幸在颐和园偶遇

陈毅元帅，当他得知我们求学于清华大学

为了祖国的原子能事业

○罗明仁（1965 工化）

今年校庆时，罗明仁学长在化工系毕业
50 周年纪念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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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专业时，甚为高兴，他说：“我是

元帅，是外交部长，你们搞出原子弹，我

说的话就不一样了，有了它我们就不会再

受人欺负了！”他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学

成后要造出原子弹。听了陈老总的话，我

更感觉到我们所学的专业和祖国的命运紧

紧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在 6 年的大学期

间，面临繁重的学习任务，我以勤奋弥补

自身的不足，每天早起晚归，努力学好每

天的功课，立志为报效祖国打下坚实基础。

毕业分配前，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

备，立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

苦的地方去，尽管事先得知我们中有的人

可能分配到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学校或 401

所工作，但我从不心动。后来公布名单时，

得知自己和吴良宸分配到一个先前一无所

知、完全陌生的单位，是连具体地址都不

知道的国营综合机械厂，又称 221 厂，自

己当时觉得很茫然，但还是毫无怨言、高

高兴兴地上路了。

当我们到达青海西宁后，看到当地的

荒凉落后，确实出乎意料。我们的单位周

围荒无人烟，四周山头终年积雪，夏天穿

棉衣，全年平均温度不足 10 度。这里海

拔达到 3200 米，空气稀薄，稍动一下就

气喘吁吁，透不过气来。领导告诉我们，

在我们到来之前数以千计的解放军、复员

军人、工程技术人员已在这里舍生忘死地

建设了多年，现在已是初步具备了工作生

活条件，大家应该满足。领导还告知我

们，要在这样的地方研制与发展中国人自

己的核武器，况且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核

装置就是在这里制造并试验成功，以后我

们还要在这里造出氢弹。想到这宏伟的事

业，我马上觉得眼前的艰苦条件也算不了

什么，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能为祖国需

要出点力，再苦再累也值。很快我们分配

了工作，进研究室 , 经简单培训后就真刀

真枪干起来了。

我和吴良宸分在同一个大课题组，承

担不同的子课题，其任务是及时检测核爆

炸后核反应生成物，从中测试有关数据，

为武器理论设计和性能改进提供第一手实

验数据。全新的工作，时间紧迫，容不得

我们迟疑。接受任务后，我们面对放射性

强度达到数居里的放射样品，尽管没有什

么有效的防护措施，我们毫无畏惧，争分

夺秒地工作，力争在半衰期只有 2 天左右

的核素在死亡之前的最短时间内检测到第

一手数据。

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形势极

度紧张，我们紧急战备搬迁到了实验条件

和生活条件基本不具备的四川深山里，开

始了异地建第二个核武器研究基地。这里

长年潮湿多雨，一年难有几个晴天，每天

日照时间不足三小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

下，我们一干就是 26 年。今天，我高兴

地告诉大家，毕业 50 年中的前 30 年，我

参加了自 1966 年到 1995 年期间不同形式、

不同型号的地面、 空中、地下原子弹、

氢弹、中子弹 30 多次核试验工作。自己

和其他同事采用内活化指示剂分层加料、 

均匀加料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的设计

原理、性能改进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为

武器小型化、实战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些年来，我不为名、不为利踏踏实

实地工作，保持严谨的科研作风，永远不

甘人后，尽可能为母校清华争光。30 年

的军品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得到相关

部门的认可，先后获国家发明二等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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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三

次，曾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荣获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

随着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生效，核武器

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更多场外工作转

入实验室研究，同时国家强调将核技术尽

快由军用转为民用，根据工作安排，自

1995 年后到现在，我转入辐射技术民用

研究工作，至今又是 20 年。我们的研究

和应用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获得了比

较好的效益。

在我们相聚时，我总忘不了培育我们

的老师。记得 1984 年 8 月，我参加在黄

山举行的全国辐射加工与研究会议。会上

我将自己的论文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会前

该文章得到付依备老师的指点，会后我将

自己的工作简要向朱永贝睿老师作了汇报。

在回上海的路上，又就辐射技术有关问题

请教了他，他耐心细致地给我讲述了很多

我理解不深的学术问题，真是受益匪浅，

至今记忆深刻。

在纪念毕业 50 周年之时，我深切怀

念原 404 厂车间主任、821 厂总工程师李

自新同学，他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献出

了宝贵生命，他到四川后曾多方打听想方

设法与我联系，但因保密和我处深山中，

一直未能如愿相见，这是极大的遗憾。另

外，我们深深怀念先去的老同学高家禄、

王自强，我们要为他们的离去默哀，愿他

们在天安息。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他们为

之奋斗的原子能事业，如今已有飞跃的发

展，他们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母校给我一支“猎枪”

○白　杰（1965 工化）

今年校庆日，白杰学长 ( 前左）与同学团聚

我的清华梦

我原名钦达木呢，蒙族，来自内蒙

古兴安盟乌兰浩特第二中学，父辈世代

务农。我在初中时就确立了自己的理想，

长大后要成为工程师。高中三年级时，

从招生宣传资料上看到清华大学是工程

师的摇篮，我就下决心要报考清华大学。

但我有两个困难。第一，我是民族中

学的考生。所有课程，包括数理化，都

是用蒙语授课。而上级规定报考清华大

学必须用汉语考试。第二个困难是汉语

文的考试。我们民族中学高中学的汉语


